
    深三_电锯惊魂？！

    三井寿从梦中惊醒，刚想翻个身，手突然触到了冰凉的东西。这冰凉的一点提醒了他，他转头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的双手被铐住了。不不，冷静下来！我现在已经不是小混混了，不可能被抓去问讯。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三井寿感觉全身上下没有受伤的地方，他谨慎地坐了起来。这是一个类似大浴室的地方，只是有些年久失修，墙上好多地方都覆盖着铁锈。看也不可能有水洗澡、也没有可以用来沟通的气窗。正在用力思考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阵不祥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在全国战上遇见的山王队长深津一成拿着撬棍站在浴缸边上。这场景…？三井寿突然灵光一现，仿如被别人的三分球凌空砸中。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呢！！！！！！我可做过好多个这种梦！！梦里全是一些黑衣人狞笑着把他和随便谁关进类似的房间，里面写着不xx就不出来的房间，虽然他做过梦之后就都忘了，不过可预见全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内容。难道这一切都是他抛弃篮球两年的报应？！不过，和山王队的人被关在一起倒还是第一次。他看着深津，欲言又止，“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我梦见过…”深津说：“电锯惊魂pyon？”三井说：“不是。”他琢磨着怎么不露痕迹地委婉地把坏消息像一个球一样传给深津。深津虽然平时不与人为恶，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也不禁在心里用随便捡来的撬棍对三井寿的身体指指点点。电影里的人物可是断了一条腿呢！正好，三井寿的腿……险恶的气氛正弥漫在房间里的时候，房间里突然亮起了红灯，红灯又在墙上映出了一行字：【请展示你们身体的柔韧性！！！！！！！十次！！！！】旁边有一个大大的数字10。深津说：“这个简单。”pyon没说完，他就已经在地上劈了个叉。“要、要我也这样吗？”深津不理他，转眼间十个劈叉就已经如流水般做完。他用中村一叶金鸡独立的亮相姿势和三井寿搭话：“如果是说整个房间里的劈叉次数的话，那应该已经满了pyon。”三井寿听懂暗示，只好赶鸭子上架手脚并用爬出了浴缸。他求救般看着红色的数字，只见它一阵犹疑，最后还是跳了5。深津说：“来吧，三井寿。”“我腿上有伤所以不能劈叉！你不要过来啊！”深津一手叉腰，一手托着下巴：“好吧，你不适应我们山王拉韧带的方式。那坐位体前屈你可以吗？”深津像个听女同学狡辩不想跑八百米于是编出来的借口的体育老师一般冷眼旁观三井寿扭扭捏捏地坐到地上，努力把屁股再撅后一点。自发做了三个以后，三井寿就转头跟他说：“我不行了。”“你的神射三分球就是用这双连膝盖都碰不到的手投出来的吗？”三井寿受此激励，又怒发冲冠地做了三个。深津拿着撬棍坐在旁边监督，脑海里不禁回放起他在山王带领队员君臣相得、前赴后继的一幕幕…其实，最不好拿捏的是泽北，但相比于泽北的灵巧敏达、出其不意、尖刁贼滑…这面前的三井寿就好像在围棋手谈的时候对方突然用五子棋宣布了胜利，让他不知道领先到底有什么意义？…一时不察，三井寿已然黑化，他诘问自己的球鞋：“为什么我要做坐位体前屈？！我是谁，说说看啊啊啊啊！！”深津听说过松本在比赛时被三井威胁的往事，从善如流地回答：“你是三井寿。”“对！还有三个。”“还有四个pyon。”“你就不能让让我吗？”“好吧！”深津用行动满足他的要求，亲自推着他的背，“再进四个就追平了pyon！”“我的腿要断了…”“再来一个。”“够得到！！”“哦哦，加油！““我、我一定不能对不起安西教练…”“想想你为什么要打篮球，三井寿！““啊啊啊啊啊啊啊最后一个！！！！！！！！”“成功了！”深津失态地从地上站起，他已经决定把这ooc的一整天在他脑海里永远地抹去。三井寿在地上不像话地蠕动着，他表情痛苦内心感动地说：“谢谢你，山王的队长，深津！！”深津说：“嗯。”红字徒劳地跳成了0，不知道在哪潜伏着的大门缓缓地打开。深津长吁一口气，像退役后的教练一般稳步走出这个噩梦般的房间。突然，他感觉有一张纸条被神秘地塞在了他的手心里。深津不疑有他地打开一看。【恭喜！！！您已经是第18位三井寿鼓励师，谢谢您的参与！】

  
    仙中心_家长会

    写给仙嬷朋友家长会*这篇需要提前预警的是。私设。堂本五郎是仙道的爸爸！！！！！！！（啊啊啊啊（我回过头来才发现没有明写，所以，一点都没有关系！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几天前说起。田冈教练不甘寂寞，在全国大赛之后邀请他的梦之子队的…（虽然现在木已成舟）湘北来陵南打友谊赛（散心）。虽然名头是友谊赛，但实际上人都凑不满。樱木呆在医院里，三井寿在学习，赤木在指导三井寿学习，真正的代表只有宫城良田和流川枫两人。实际上就是来海滨旅游啦。夏天！大海！沙滩！什么的都没有发生，因为海边天气变幻莫测，湘北来的日期不巧，正赶上大暴雨。这天，外面的大雨打得篮球场的屋顶哐哐作响，为了掩盖令人心烦的雨声，连福田都闲得在跟宫城1on1了。宫城一边体认到福田小子与众不同的黑暗的毅力，一边注意到坐在旁边的田冈教练脸上险恶的陶醉的笑容。“仙道人呢？仙道人呢！”突然一道正常的人声划破了体育场还算静寂的静寂。“对，仙道人呢？”这是田冈教练如梦初醒的声音。“教练，仙道今天请假了，您不知道吗？”福田冷静地说。“什么——？亏我堂堂神奈川第一新人来找他！”宫田停下了运球，原来是海南队的人来了。首当其冲的就是清田信长。“啊——真不爽！这次我堂堂正正地来当间谍了，陵南的仙道却不在！喂，我说你，是湘北的宫田吧？你们队那个长得特别像狐狸的人，在不在？”“你是说流川吧？他说今天下大雨，有利于睡眠。现在估计睡得很香吧。”“你们湘北都这么野生？”“清田，别这么没礼貌！”时间已经快到中午了，空间从篮球场转移到食堂。“仙道到底去哪了？”“教练你不会也不知道吧？”田冈并不点菜，也不回答，他闭目养神。“那么就以我的超高校级的推理新人来推理吧！”清田兴致勃勃地嚼着鱿鱼的脚，一边在空碗里面划了个一字。“最后一次看到仙道是什么时候呢？”宫城说：“好像是在我们的欢迎会上。也就是昨天。”田冈闭着眼睛叫道：“这小子，我绝不饶恕他！”福田给大家翻译：“不好意思，大概是看到高头教练来了，他追忆青春，实在是太想看仙道和流川1on1了，就只注意了湘北的流川，没有注意仙道就这么偷偷溜了。”宫城：“今天高头教练才来吧？”福田：“你的观察力很敏锐，湘北的宫城。”清田又在碗里划下一根竖线：“那就排除这个可能…啊不是，那最后掌握到的仙道去向的情报是什么呢？”大家面面相觑。都知道仙道在篮球场上是主控，很有存在感，没想到隐藏气息起来也是这么的不可思议！假以时日，说不定能变成球场上神出鬼没的魔术师……个鬼啦！“学长吗？学长去东京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家撕咬住路过的相田彦一。相田深切地领会到了情报的作用。情报不仅是能填满黑暗小屋的烛光，雪下深藏不露的炸弹线，同时也是炸进油锅的一滴水，显然，他的校服承受了不该承受的作用力。“难道，他是去找泽北荣治了？”“在把名字说出口的瞬间就会被人K的吧！”外面的世界果然对仙道来说还是太危险了！“我觉得是去东京钓鱼了。”无法反驳。但是，“在神奈川钓鱼不也挺好吗？想不出一定要去东京钓鱼的理由啊！”“话说，”宫城神神秘秘地把两只手撑在饭桌上，“我跟你们说。我们湘北不是晋级了神奈川——”“你小子，再炫耀我就狠狠地截你的球！”“嘿，试试就试试！——先听我说完。我跟你们说，我们湘北不是跟山王打球吗？你们都认得山王的教练吧？”大家的头都伸在一起：“认得认得！”“怎么了？”“你们觉不觉得他长得很像一个人。”“什么意思？教练和我们队员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清田突然大彻大悟地一锤自己的膝盖：“对啊！堂本教练是长得有点像仙道啊！”田冈教练特别惊讶：“我可从没听说仙道有这么一个难对付的爸爸！”“但是仙道君在场上非常有规划力，难道……？”高头教练沉思着。福田：“仙道是埋伏在陵南的东京的间谍吗、还是反过来呢？”一时之间，众人的brainstorm响彻了东京湾。正在这时，仙道肩膀上扛着鱼竿，轻轻快快地走回来了。在复杂的目光交错中，就连仙道也被吓了一跳：“怎么了？是家长会吗？田冈教练、高头教练，福田君…海南队的清田？还有…这不是湘北的宫城吗？为什么你也在？…大家都怎么了？……”

  
    我要看阳伞古风pa

    我要看阳伞古风pa备注：这个大概发生在江户时代吧大家兑入那个剑为君舞想一下。但是我也不熟（那你tm还写）所有的古风元素一切从简！！！！！！！！！！！！！！！！！！！！！！！！！请当作是中国风的江户时代！！！！！！！（你就一定要装这个逼吗。）好了不多说水户洋平其实不是狱卒，是官府明媒正娶聘来的师爷。但这也不怪别人误会，和他同龄的进步青年积极秉持正义，和他同龄的退步青年积极吃喝嫖赌，水户洋平则一会儿进步一会儿退步，积极在赌场穷凶极恶地调解民事纠纷。这天恰到傍晚，他正在和哥几个猜大小，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水户小哥！”水户出门一看，原来是他的同僚木暮。同僚火急火燎地说：“不得了了，我们老爷喊你回去！”老爷其实是三井老爷的避讳之称，他们这个老爷自从来这个小村子走马上任，天天都是睡觉。原来看此人一表人才，结果还是见识长则头发短。水户好奇劲上来，多问了一句：“这老爷到底能有什么事？”“你可不知道，我们上头的大官来了。大官说要探问，看察，微服私访。”水户大概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三井老爷是被上山下乡而来，他们上头的大官是叫安西光义，是退居的大名。这位安西老爷听说视三井老爷为亲子，但是三井老爷却不肯努力，老是推三阻四，安西老爷恨铁不成钢，一怒之下，把三井老爷留村查看。水户想，这三井老爷还不如叫三井少爷比较合适。他清了清喉咙，道：“我看我们上头最近也算努力，连洗衣服都亲力亲为了，安西老爷想必也是满意的。”说着，便来到三井府前。三井老爷正驻足盼望，见水户来到，大为高兴，连忙拉住他两位爱卿的手，说：“都知道发生甚么事了吧？快快准备！”木暮答应了一声，便从内间捧出一个高冠，给水户戴上。水户大惊失色，说：“小人可不敢僭越，这顶高帽还是老爷受着罢！”哪晓得木暮看似文弱书生，居然深藏不露，通晓擒拿手，水户竟一时挣脱不开。三井老爷得意洋洋地说：“水户师爷，想必你也是一个饱学之士，应该听说过倩人捉刀之事吧？”水户诚实地说：“没听说过。”“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呢，先假扮我一个时辰，和老爹谈话，就说你龙体微恙，怕把病气过给老爹，叫门帘拦着。”“那老爷您呢？”“我吗？我要去乡间采风，写一首俳句，表示我体察民生，爱民如子。”真可谓风水轮流转，有苦说不出，水户顿时体会到了被他黑吃黑的无业赌民的心情。不由得他分说，木暮便押着他下场更衣去也。三井一身轻松，他精心准备，从巳时就开始洗头，他的秀发如今蓬松靓丽，再加之头脑清爽，口角伶俐，正是吟诗作对的最佳时机。老爹来了，大事一件，可不能怠慢。他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真想连写文的事情也喊木暮替他干了，只可惜木暮脑子转得快脚下溜得更快，不一会儿就把水户捉到了。好吧，想必这个村子肚里墨水比他多的人也不会超过三个，随便写写，这种小事，三井大人必手到擒来！三井大人（自称）信步走出衙门，晚风习习，秋意已浓，农人都收摊了，大家都回家吃晚饭了，他自己却踩踏田埂，为赋新词强说愁，实在有些不对劲。他心里拟了好多主题，一会儿想到稻草，一会儿想到芦苇，一会儿想到雾气，一会儿想到秋月，一会儿想到凉夜，等等，这好像只会跟夜奔有关系，又如何能把老爹的望子成龙的拳拳之心糊弄过去呢？一个不留神，月上中宵，他心中掐指一算，老爹和假三井的谈话想必业已谈完，不管怎么说，还是潜龙勿用，选择暴力胁迫木暮为佳。事情恰好在这时候发生，三井大人埋头苦思，听而不闻，没注意一辆牛车从身边驶过。他又身材高大，直接被撞进沟里。三井从沟里爬上来，恰好和此车主人对上眼。此胖罗汉面目凶恶，有万夫不当之勇，后面的瘦头陀神情好似出家，三井却留意到他手上的佛珠被磨得锃光瓦亮，浑似一件凶器。三井隐而未发，不禁小退两步，站稳脚跟。两僧向他打了个稽首，正欲对他发难，一声唿哨突然身后黑暗的田中发出，随即寒芒两点，同时三井感觉腿上一痛，立刻向后摔了个狗呛屎。等他好说歹说从泥水里再次爬出来，两僧和牛车已然不见，站立在皎洁的月色下的，竟然是他先前补下的暗桩，水户洋平（还有一辆板车）。三井不由得心惊胆战：“你怎么不在老爹那里？”水户恢复了他懒洋洋的表情，说：“大人，你喊我骗安西老爷，这事本来就不能成。开口第一句话安西老爷就把我认出来啦！”“那你为什么非要开口呢？？……哎哟，我的腿！”水户神在在地说：“得了，大人，你还是挪动你的尊臀，我板车拖你回去，给安西老爷负三请罪去吧！”三井愁眉苦脸道：“可是我的俳句……”三井坐在这个大篮筐里，心中一片凄凉。他实在希望水户拉得慢点，没想到水户这厮宛若通晓他的所思所想，竟也是一溜烟便把他推到门口。他说：“那两个秃驴莫非是妖怪变的？”实在不行，秃驴也可以切做八段入诗。水户眼睛看着天，道：“那两位贵客是安西老爷派来找你的。”“你竟敢刺杀贵客！”“哪有此事？我到的时候，只看到三井大人你在泥泞中顽强地挣扎。”“板车哪里来的？”“妖怪变的。”马上就要面对可怕的白发之魔安西光义，三井已然在心中投降。可能是远东的神秘国度的文曲星之神突然在这一瞬间砸中了他，一道散发着光芒的俳句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おやじ、儂かばんの中に座っています』

  